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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語文教學略論
—以港大中文增補課程為例

杜若鴻*

港大中文增補課程旨在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幫助他們應對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

針對這個課程目標，筆者提出三方面的想法。

一

首先，重視語文的基礎訓練是最為重要的。課程內容設計應該涵蓋文字、語法、修

辭等漢語知識，和各類實用文書的寫作方法，做到理論和實踐並重。這些年來，香港高

中DSE中文課程的改革，提倡「目標為本」，以「能力導向」為發展方向，反而忽略了

學生如何掌握好語文的基礎知識，被認為是造成學生中文程度根基不紮實的主因。學生

的語文程度出現兩極化的發展，好的極好，壞的極壞。高中中文教學普遍不重視教授語

法，然而，基本語法是做好語文規範的重要前提。所以，增補課程可以根據學生所修讀

專業擷取一些相關語料，進行語法、語病和語文運用的具體分析，對於提升大學生中文

水平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

港大的增補課程學生大多來自本地，我們日常的溝通語言是廣東話，書寫受到口語

化的影响很深，有時候就不知不覺把口語當成書面語運用到寫作中去了，針對這一普遍

現象，粵普對比，從中可看出規範漢語的特色和用法，我想，這也是提升語文運用準確

度的一大關鍵。

從學習階段而言，大學的基礎教育，對學生的影響至為深遠。通過導修課，騰出時

間培養學生的誦讀興趣，對提高語文能力和文化感悟，也可作為輔助的方法之一。生動

的誦讀，可以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同時還可以累積詞彙，理解詞義，掌握句子和

段落的組織，懂得連段成篇的技巧，對寫作有所提高。另外，優美的誦讀還可以發展思

維，加深對語文的理解，達到「聲入心通」、「口誦心惟」的效果，通過優秀的教材，

學生對作品中優美的語言，會留下深刻的印象，逐漸强化語言的運用能力。作為語文教

材，選材的原則可以依據語言精煉優美、易讀易誦易記、聯繫生活實踐等原則，摘錄原

*	 杜若鴻，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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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片斷，然後分門別類，提取語文要素進行分析，通過深入淺出的評析及點撥式的

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判斷，鞏固所學。目前針對中文增補的大學教材，應該說還是較為

零散的。

二

第二點我要談的是量體裁衣，因應各院系的專業，課程方面應該針對不同學科領域

所需要的「專業中文」進行設計，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

香港學生生活在多元的語言環境，我們有了掌握多種語言的環境優勢。而港大的

學生普遍具有一定的英文水準，他們一般的英文成績比中文的成績還要高，以法律系、

醫學系、會計專業的學生為例，更是普遍的現象。中文的歐化現象，以至出現語文規範

的越界問題，這是學生經常處理不好的問題。另外，這些院系的學生缺乏的不是中文基

本運用問題，而是與他們專業相掛鈎的語言、詞滙、表述問題。所以，如果能夠針對不

同院系的專業來取材教學，對於教學應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益。以面對法律系同學的課

程為例，選取法例，從他們熟悉的素材入手，是最好的方法。中文法律條文的準確度本

來就最能表現出中國語言的精準度。我們可選擇基本法或其他民法、刑法條文作為教學

的材料。目的在於通過中英語言的對比，從比較視野揭示中文的用字選詞、語言邏輯、

語法運用。通過中英文本的比較印證中，揭示中文語言的特質，以及中國語言文字所具

有的文化語境。漢語有其自成系統的一套語法、詞滙、結構，因此造成語意迥異於其他

語言，尤其是英語。過去我曾做過一些研究，通過英語法律文本來看漢語的中文運用實

例，發現中文出現的語言問題關鍵還在於相關人士不諳熟語言和文化差異，不能在字面

意義、語法特性與語境等各方面相互權衡，而中文增補教育於此領域，尚有嶄新的教研

空間。

美國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先生提出「經驗學習」 「從做中學」的

概念。我想，針對不同院系的學生而言，從他們身邊的素材入手，經過了學生親身的感

驗與認知，學習的效益也會更為顯著。例如針對工程學院的學生為例，他們更關注的課

題可能是如何撰寫一份工程計劃書或建議書，如何撰寫評估報告、總結報告之類的實用

文，我們可以度身訂做，針對性地設計主題。

至於坊間報章雜誌的文章，探討的是我們日常關心的生活課題，也可作為語文分析

的學習材料。例如大量針對經濟金融、國際時事的材料，我們可以從中擷取素材，聯繫

學生的生活實際和專業方向，進行教學。餘此類推，使實用中文的教學更緊扣現實應用

的需要。

三

最後，我想說一點，科技一日千里，語文增補課程也可致力於運用電子平台和手機

應用程式，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和發掘知識，重視知識和技能自行習得的過程，為學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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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套用杜威先生的理論：「教育即成長」，長成的狀態本身就是充滿

能動性和潛能的，不是一味灌輸能使之充分發展的。對受教育者本身的重視，教學方法

的實施也應緊扣「學習者為中心」的前提。學生在教師設定主題和指引後，利用科技的

條件先自行「探究」是學習的步驟。使學習者提高自學和獨立思考能力。藉此，可騰出

更多的上課時間，讓師生在課堂上就相關語文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和互動。這種引發學

生學習能力的培養是終生受用的。

語言本身一方面固然有其工具的特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語文視為純粹的

「工具」，才能更好地提高學習效益。學習的情境不必完全受課堂的限制，亦可「從生

活中去體現」，自課室延伸至更廣闊的文化環境，單一課程可在允許的資源下，提供不

同種類的語文活動一至數次不等，如舉辦各類語言—文化工作坊或主題講演比賽等方式

相配合，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對語文的深度理解。

“嗲”不是外来词吧？

余一苇

看到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说上海话表示撒娇样子的“嗲”（diǎ）来

自英语dear（亲爱的），但又未提出证据。从音义两个角度看，dear的“亲

爱的”发展成撒娇样的“嗲”并非不可能，但其间需要有一个或几个过渡阶

段。如果缺乏中间阶段，又没有任何证据，就很值得怀疑。另外dear的首音是

浊音，而“嗲”在吴语是清声母，吴语又是有整齐丰富的浊声母系统。如果

提不出解释性的证据，同样也是让人怀疑的。因此在拿出这些证据之前，切

莫拉郎配。怀疑“嗲”并非吴语固有的原因可能是这个音节比较特殊，北部

吴语在ia和舌头声母组合中，只有dia，没有tia，也没有nia和lia。但这也并非

孤例，有些音节可以是孤立的，不能随便怀疑。例如常州话的dia，写出来是

很古老的“底”，意思是“什么”。撒娇样的diǎ在苏沪锡常都有存在。其中

苏州话语音最为软糯，年轻女子说话尤觉娇羞，让人猜测“嗲”最初可能先

来自苏州话，然后扩散至上海无锡常州，最后通过书面又传入北方。希望有

人就此再作考证。


